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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家庭” 记忆留痕

“你真是个卑鄙的老
家伙！”走出拉尔先生的房
间时，我一字一顿地对他
说。

年迈的拉尔先生住进
这家疗养院才八个月，却
让每一个护理人员过上了
地狱般的生活。无论谁靠
近他，他都是非打即骂，又
掐又踹。他还故意尿湿床
铺，以给我们增添麻烦为
乐事。拉尔先生可能是个
孤寡老人，在他住院的八
个月时间里，未曾有一个
亲人朋友赶来看望他。

一天，某个妇女社团
到疗养院探望病人，为他
们唱歌、演节目，还给每位
患者献上一枝火红的玫瑰
花。送给拉尔先生的玫瑰
花就放到他身边的餐桌
上，他看了看，一挥手，就
把花瓶打飞了，花瓶撞到
墙上，化作千百块碎片。

在场的人都愣住了，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拉
尔翻了个身，面朝墙壁躺
着，把后背丢给了替他收
拾残局的护理人员。我捡
起玫瑰，插到一个塑料水
杯里，放到他的床头柜上，
一句话也没说就离开了房
间。

这天的剩余时间，每
当轮到我去照顾拉尔先
生，我都会从他的玫瑰花
上扯下一片花瓣，扔到他
床边的垃圾筒里。他双唇
紧闭，一声不吭，只是我每
次扯下花瓣时他都死死地
直视着我的眼睛。下班回
家之前，我来到他的房间，

扯下花枝上的最后一片花
瓣扔进垃圾筒。此刻，水杯
里只剩下一段光秃秃的枝
条，没有一丝生气。就在我
转身离开之际，拉尔先生
咕哝了一句：“你为什么要
这样做？”

“我就是要让你看看
你是怎样折磨我们的，扯
下一片花瓣就如同你折磨
我们一次。”我回答。

第二天再来上班，同
事叫我去清理拉尔先生的
房间，原来他在前一天夜
里与世长辞了。来到他的
床边，我不经意间看到了
插在水杯中的玫瑰花，让
人吃惊的是，原本光秃秃
的枝条上竟然又有了红艳
的花朵。我仔细一瞧，原来
每一片花瓣都用胶布牢牢
地粘在了花枝上。

我收拾起拉尔先生的
东西来到走廊，忽然想起
拉尔先生前一天对我讲过
的话，“我并不想让大家都
讨厌我，我只是不想让每
个人都忘记我。”

我是在孤儿院里长大
的，他的话让我心潮起伏。
也许拉尔先生本性并不
坏，只是因为在这个世界
上，没有一个真正关心他
的人，他的乖戾表现，只是
想被人们记住，在他去世
后不会被立刻忘记。

拉尔先生终于如愿以
偿，短时间内不会从人们
的记忆中消失，只不过他
留给大多数人的印象是一
个脾气古怪、行为乖张的
糟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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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马尔·崴达亚医生退休后的生
活很是惬意。他每天上午打打高尔夫
球，吃过午餐后，就来到架在阳台上
的望远镜前看看外面的景色。

库马尔独自住在一栋很高的公
寓楼的20层。对他来说，最好的消遣
就是坐在阳台舒适的椅子上，观看楼
下的世界。

楼下是一片临时平房，楼角处是
一个大大的露天垃圾场。每天，一个四
口之家——— 父亲、母亲、五岁的儿子和
七岁的女儿都会出来吃午饭和晚饭。
通过望远镜，库马尔会看到他们在垃
圾里翻找食物，并津津有味地吃。

起初，库马尔很是吃惊，他确信
他们会因吃垃圾中的食物而中毒或
死亡，可让他惊奇的是，他们却什么
事也没有。

时间一天天过去。突然，严重的
流感席卷孟买南部，这次流感之后，
紧接着是一场登革热疫情，数十万人
被感染，且有许多人死亡。

尽管遭遇这么大的灾难，但被库
马尔称为“垃圾家庭”的一家人却什
么事也没有。这让库马尔百思不得其
解。

一天，库马尔看到“垃圾家庭”的
男孩被一辆车撞倒，倒在排水沟边
上，鲜血从他的前臂流出来。库马尔
赶紧乘电梯到楼下，跑到垃圾场。他
发现男孩的伤口大概有三英寸，他想
赶紧将男孩送到医院。但男孩的父亲
只是笑了笑，并向库马尔表示感谢。
然后，他从垃圾中捡起一块很脏的破
布，为儿子包住伤口。

库马尔很吃惊，“你是不是疯了？
他会严重感染的，你在拿他的生命当
儿戏。”

“不要担心，先生。”男孩的母亲
说，“我儿子过几天就会好的，我们这
样的人是从不生病的。”第二天，男孩

一家再次来到垃圾场。男孩看上去像
啥事也没发生似的，尽管前臂仍然缠
着那块脏布，可毫无痛苦的表情。

一周之后，库马尔下楼去看男
孩。只见男孩胳膊上的破布已经去
掉，伤口全部愈合。

那天夜里，库马尔难以入睡。他
开始研究起这个“垃圾家庭”。好像是
巧合，一天早上，库马尔听到有人在
敲他的门，原来是最小的弟弟巴拉特
来找他。巴拉特也是一名医生，现在
是凯姆医院肿瘤外科和研究中心的
主任。

巴拉特一边喝茶，一边与哥哥讨
论他正在治疗的一个白血病患者。患
者是当地一个纺织巨头唯一的女儿，
她的生命只能维持两到三周。

这大概是上帝的安排，库马尔
想。他向弟弟解释了“垃圾家庭”身体
的自愈能力。他们会不会拥有某种神
奇的免疫基因呢？等到午饭时间，兄
弟俩下楼去找“垃圾家庭”。他们愿意
给“垃圾家庭”一万卢比，让他们去验
血。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可怜的

“垃圾家庭”没有拒绝。
科研人员对取得的血样做了各

种检测。检测结果证明，“垃圾家庭”
的血液里果然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免
疫基因。

巴拉特把那个纺织巨头叫来，问
他愿不愿意为女儿输入“垃圾家庭”
男孩的血。

纺织巨头同意了，于是连续三
天，男孩的血输入白血病女孩的体
内。结果是难以置信的，女孩的血细
胞计数、能量水平、生命活力很快恢
复。奇迹！简直是奇迹！“垃圾家庭”应
邀住进医院的一套VIP病房里，他们
还被介绍给热泪盈眶的纺织巨头。纺
织巨头非常感激，他带来满满一箱子
钱，足有十万卢比，送给救命恩人。

库马尔兄弟俩也是欣喜若狂。他
们想和“垃圾家庭”合作，反复试验，
最终找出疾病免疫力的秘密。

可是，第二天，“垃圾家庭”就从
医院消失了。库马尔天天去垃圾场，
希望能再看到他们。可他等了一个星
期，他们都没再出现。是呀，他们有了
那么多钱，还来垃圾场干什么？

兄弟俩通过警察寻找“垃圾家
庭”，他们还雇了侦探到处打探，但没
有结果。“垃圾家庭”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年之后，巴拉特接到他在塔纳
的一个同学的电话，同学说他所在的
医院有一个男士生命垂危，每天由他
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陪伴，一年前，他
们曾生活在孟买。

他们会是兄弟俩正在寻找的那
家人吗？两个医生兄弟急忙赶到那家
医院。一点儿没错，就是那家人，但他
们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垃圾家
庭”的父亲正在经受肝硬化的折磨。
过去的六个月，两个孩子也患上重
病，身体看上去很瘦弱和可怕，母亲
也被诊断出得了阿米巴肝脓肿。

他们告诉兄弟俩，收到纺织巨头
的十万卢比后，犹如彩票中大奖的钱
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他们用这笔钱买
了一套房子。从此，他们每天都去不同
的饭店吃香喝辣的，父亲开始酗酒，并
经常喝得烂醉如泥。他们的生活一下
子奢侈起来，当然再也不去垃圾场捡
食物了。然而，病魔却一个接一个找上
了他们。慢慢地，他们失去了健康，可
他们自己却不知道是为什么。

两个兄弟再次检测了他们的血
液，可检测结果发现，他们的血液与
其他人已经没什么两样了。

“奇怪！”库马尔说，“难道我们的
检测哪里出了错？”

“没有错，哥哥，”巴拉特回答说，
“本该如此。”

错 了

就 改

●12月1日A27版《谈笑
间樯橹灰飞烟灭》第一段：

“第 1 3 届农心辛拉面杯”，
“农心辛杯”应为“农心杯”。

●12月2日A21版《克莱
德曼将首次登陆威海》第四
段：“……《一条大河》等改编
成了钢琴曲”，《一条大河》应
为《我的祖国》。

●12月2日A24版《佛山
队裁掉“扣篮王”》第三段：

“在总决赛对阵新疆的第七
场比赛中”，上赛季CBA总
决赛只进行了六场比赛，句
中“第七场”应为“第六场”。

●12月2日A24版《活得
不容易 都想喘口气》第三
段：“目前，我们还不具备看
清任何一个对手情况的实
力”，“看清”应为“看轻”。

●12月3日A8版《是否
轻易给孩子太多》第二段“当
他想要的东西能轻意得到
时”，“轻意得到”应为“轻易
得到”。

●12月4日A2版《卫生
部：乳品国标未被企业“绑
架”》第一段：“通过采访业内
专家出现”，句中“出现”应为

“发现”。
●12月4日B6版《有钱

没钱的都豁出去了》第一部
分：“日前，广州省委有关领
导在正式会议上……”，“广
州省委”应为“广州市委”。

(感谢读者解伟、朱永
胜、潘京华、周而复始、张召
来、靳淑红的批评指正)

后十年利息哪去了

11月30日A14版《11 . 48元存
31年利息不足9元》最后一段说：
“1980年剩余本金 11 . 48元，到
2 0 0 0 年 ，本 息 合 计 为 2 0 . 5 2

元……扣除0 . 26元利息税后，本
息合计共20 . 26元”。1980年的存
款，到2000年最终利息9元，那么
从2000年到2010年这后十年的
利息哪去了？ 读者 吴敏

银行方面解释，2000年前，
由于传说将要出现“千年虫”，即
对账目进行归整。谭先生的账户
被划归为小额不动户类从此不
计利息。 记者 于潇潇

一篇报道几处错

12月5日A7版《潍坊一女子
遭绑后智斗歹徒》第三段“两名男
子开着张女士的汽车接上一名他
们称之为‘大哥’的男子接到车
上”。句中“接上”“接到”语义重
复；最后一段“民警将其抓获，韩
女士成功获救”。明明被绑架者是
张女士，这里为何变为韩女士？另
外“最终不到12小时，警方便将三
名嫌疑人抓捕归案”。警方2日上
午 9点接到报案晚上 7点破案，
只有10个小时。 读者 赵连英

各媒体报道过程中确有“张
女士”“韩女士”之异，本文未统
一系个人失误，特此道歉。关于
破案时间，应警方要求采用了

“不到 12小时”一说。文中词义
重复，可能是编辑组稿过程中有
误。 记者 李小凯

部门错了

12月1日A13版《本轮降水
多地喝得都挺饱》，文中开头“从
水利部门获悉……受强冷空气
的影响……全省平均降水量
31 . 9毫米”。水利部门也发布气
象信息了吗？ 读者 刘学英

水利部门在各地设水文观
测站测降水量及河流流量、水库
蓄水量等。气象部门测降水量一
般是6小时之内的，水利部门测
的时间长，主要是防汛抗旱。

记者 刘红杰

接到去山西采访的任
务，心里有点纠结。作为参
加工作不过两年多的记
者，前往煤矿挖新闻，这让
不少同事担心，“女记者去
煤 矿 很 危 险 ，安 全 第 一
啊。”大伙儿的劝告，让我
心里直打鼓。

11月23日下午，我和郭
建政老师坐了8个小时大巴
到达山西长治时，已是深夜
12点。24日一早我们就出门，
跑了大大小小四五家煤矿，
但却没有找到要采访的东
西。我和郭建政老师回到宾
馆打了两个多小时电话，最
终决定到陕西神木采访。坐
长途车经过太原、岚县、兴
县等地，我们已经赶了三天
路，却还没有收获。郭老师
说，活了40多年，第一次坐这
么久的车。

一直过了山西兴县走
在神盘公路上，才看到卡车
堵在公路上的场面。当时真
的感觉很震撼。望不到尽头
的卡车、司机、小商贩、乞讨
者，堵车的公路就像一个社
区。在路上写稿子不方便，
又怕事后忘了当时的感觉，
我就用手机短信编辑见闻
感受发给朋友。

到了神木已经是25日
晚上 6点，暮色降临，憋了
三天才遇到想要的东西，
我们顾不上吃饭，到宾馆
放下行李就打上一辆出租
车去煤矿，但是司机不敢
拉我们：“去煤矿遇到抢劫
杀人的很正常，劝你们也
别冒险。”后来司机将我们
放在了神木二郎山附近，
不肯再向前走。

26日，我们联系到了

当地的一个煤炭经销商张
林，在他的带领下转了几
家煤矿，采访了蹲点催煤
的业务员、煤炭经销商、司
机、物流中介老板等不少
人物。为了体会千里走煤
路的艰辛，我们决定跟着
一辆运煤卡车回山东。

27日中午，我和郭老
师背着行李，在神盘公路
上见到车牌号为鲁字开头
的卡车就敲窗询问，有的
车上只能再拉一个人，我
和郭老师要分在两辆车上
才行，他怕我不安全，直到
问了十几辆车，最终才搭
上蒙阴司机殷本贵的车。
当时车堵在路上难以挪
动，直到晚上 6点，也没走
出几公里。堵车时，公路上
有流动小贩在卡车间穿
梭。我和郭老师两个人跺
着脚、哈着气吃了一份蛋
炒饭，还没吃到一半，饭就

凉透了。这也是跟车的两
天之中，吃到的唯一一顿
热饭。后来再也不觉得饿
了，在车上颠得太久，胃里
堵得慌。

夜里，车堵在路上，熄
火后车厢内很冷，零下七
八度的气温，让夜晚变得
漫长难熬。我把随身携带
的两件棉服都裹在身上，
还是不顶用。郭老师预感
到夜里降温，事先准备好
二锅头，我们喝上几口取
暖，下车活动冻僵的腿脚。

为了赶路，一路上人
歇车不歇，两个司机轮流
开车，无法歇脚，如厕也成
了难题。男士都是打开车
门就地解决，我就尽量不
喝水，实在忍不住只能躲
在路边偏僻处。

29日凌晨4点左右，我们
终于到达高速路济南西出
口。这一路上与大车司机同

吃同住，困急了，随便一歪
迷瞪一会儿；饿了，塞几块
饼干充饥，陕煤入鲁，一路
艰辛，感同身受。面对这种
艰辛司机们却很平和，其实
这种平和更多是无奈。

我字斟句酌，将一路
上曾经波澜起伏的感受表
达出来，但与一路上接触
的那些人、那些事相比，最
终能够变成铅字落在版面
上的实在有限，更多是留
存在我的记忆里。

到家后收拾行李，还
在噼里啪啦掉煤渣。后来
跟一位同事讲起一路上的
传奇。他问我：下次再有机
会你还会去吗？我说：会。
千里走煤路，千辛万苦，百
感交集，但我知道，不是每
个人都能有此机会，都能
拥有这样难得的经历。

这样的经历，值得拥
有。 本报记者 王光照

千里走煤路 读者评报欢迎投稿：qlwbdz@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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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走转改”，走上千里运煤路。记者郭建政和王光照到陕西神木煤矿采访，写出不少精彩的
稿子，这精彩的背后，是记者的努力和艰辛……

一次百感交集的采访

在神盘公路上,记者王光照采访吃饭的司机。 郭建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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